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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蒋氏王朝日渐落寞
“两蒋”行馆命运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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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
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
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
有殇。

这是草书大家、国民党元老于
右任临终前手书的诗句。1949
年，于右任随着蒋介石来到了台
湾，从此远离故土，并于1964年在
台北病逝。11年后，蒋介石也在
异乡台北画上了他人生的句号。

从1949年以62岁的年纪，黯
然落脚台湾，蒋介石在长达26年
的时间里，长留在蕞尔小岛，没有
再离开这36000平方千米土地一
步，他毕生都在编织着“反攻大陆”
的美梦，至死方休，再也没有踏上
大陆的故土。

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即指示
将各行馆归还原来的单位自行运
用，仅保留角板山新宾馆作为正式
的“总统宾馆”，角板山新宾馆也是
当时全台唯一一处正式的“总统行
馆”。此后，各地的蒋介石行馆纷
纷取消了原先军事戒备森严的限
制，但是即便蒋经国做出此指示，
由于蒋家的威势仍在，大多数行馆
主管单位还是不敢贸然行动，直到
李登辉执政后，这种情形都没有完
全改变。只有少数行馆在蒋经国
指示下，交给“救国团”等团体供民
间住宿与青年度假使用，多数行馆
或改为蒋介石的纪念厅，或是宁可
闲置以避免争议，要想住进“总统”
套房更是一般人的奢望。至于蒋
介石常住的慈湖宾馆，则成为蒋介
石灵柩暂厝之地。

此外，蒋经国正式当家后，宋美
龄避居美国，为了表示对宋美龄的
尊崇，蒋经国还是长期保留士林官
邸，同时划拨预算进行修缮，作为宋
美龄在台的住所。但是士林官邸已

失去了当年的风光，渐渐消逝在政
治舞台之上。而蒋经国居住的七海
官邸，也成为其夫人蒋方良孤单向
晚的所在。

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少蒋介
石的行馆因建筑简单，加上台湾
山区多野火、强风和暴雨的侵蚀，
难以久存或不堪使用，如草山行
馆、合欢山松雪楼都一度荒废，而
桃园角板山的复兴宾馆、中横的
青山别馆与大雪山宾馆均遭大火
被焚毁。

20世纪80年代后期，打着反
蒋、反国民党招牌的民进党人士跃
上台面，“两蒋”行馆也成了被批判
斗争的对象，例如彰化八卦山行
馆，就被民进党地方政府以已达到
使用年限为由拆除了。2000年台
湾政党轮替，民进党“去蒋化”攻势
更甚，即使能躲过天灾的侵袭，蒋
介石行馆依旧命运各异。如草山
行馆遭人焚毁，荒废在山林之间。
一些行馆被改建为贵宾别墅，供游
客住宿，还有一些被辟为历史文化
和美术展厅使用。

其实，在台湾又有何处不归蒋
介石所有、所管？既然尽归我有，
又何须汲汲于私产？不过话说回
来，那些蒋介石再次造访概率微乎
其微的行馆，即使关闭，同样也要
拨专款，派人维护，虽无行馆之名，
却有行馆之实，账自然要算到蒋介
石身上。

“两蒋”功过已交给历史评
判。如今蒋家在台的淡出与锋芒
蜕尽，不但反映出蒋氏王朝日渐
落寞的命运，也让人看到岁月的
无情。

【注释】

于右任（1879 年 4 月 11 日至
1964年11月10日），陕西三原人，祖
籍泾阳。原名伯循，字诱人，别署骚
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早年
为同盟会成员，在国民政府担任高
级职务，前后共任监察院院长 34
年。精书法，尤擅草书。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
台湾 26 年政治地理》 师永刚
方旭 著）

到龙泽花园游泳17

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

我们到了龙泽花园。早上走得匆
忙，我没认真打量这幢大厦，从车上看，
它的形状像一只开屏的孔雀，又像一朵
怒放的荷花，如此富有想像力的作品，真
的出自他之手？

大厦内部金碧辉煌，水晶吊灯、壁
画、喷泉、四面环绕着棕榈树。在这里来
来往往的人衣冠楚楚，几位衣着时髦的
少妇，手里抱着穿着花衣、打着蝴蝶结的
小狗，在大厅一角的沙发上闲聊。刺眼
的珠宝，刺眼的朱唇，刺眼的华贵。

沥川说大厦结构复杂，他必须拉着
我的手，以防迷路。保安见到沥川，快步
走过来，神态恭敬：“王先生。”

沥川停步，等他说话。
“您的助理苏先生来找过您。”
“哦，我把手机关掉了。”他拿起手机。
怕打扰他谈话，我打算避开。他一

把拉住我。
“是我，沥川。”
“我还差最后两张图。提前？不可

以提前。除非他们多付钱。”
“多付多少？我不知道，你找预算部

的人去算。”
“晚上有会？什么时候说的？哦……

对，例会，我忘记了。”
他看看手表。

“请他们回去。我不大舒服，来不了。”
他收了线，刚要把电话放回口袋，手

机又响了。
他看了看ID，打开电话：

“哥，挺好的。”
“安排不过来，再等两个月吧。你二

月份在哪里？”
“我有可能去苏黎世，行程让秘书通

知你。”
“已经收到了，谢谢。”
“我在睡觉，还没起床，昨晚熬夜

了。”
“再见。”
他收线，歉意地看着我说，“现在我

们可以去游泳了。”
我们一起上楼，换了游泳衣，一人披

一件浴袍，坐电梯到了三楼。
游泳池共有两层。三楼的这层只有

一池碧水，空无一人。我凭栏下望，二楼
的泳池更大，附带一个小型的儿童水上
乐园，但只有不到十个人在水中玩耍。

“你确信你会游泳，不会淹死？”他忽
然问。

“不会。”
“以前，我认识一个人，他也说会游

泳，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往下跳，一秒钟
后就大喊救命。”他打量我，“我只好跳下
去把他捞起来。”

“如果你跳下去喊救命，我也会救
你。”我说。

他扔下浴袍：“我们比比看，怎么样？”
“好啊。”我接过他的双拐，顺手放

在池边。
“南池高中。”他指着我游泳衣上的

白字，“就是你的中学？”
“是啊。我们高中的门口有一条大

街，叫西门大街。南池、西门，多么古色
古香的名字！”

“什么时候你回老家，我也跟着去看
看你的高中吧。”他脱口而出。

我站在他面前，伸手摸摸他的后脑
勺：“沥川同学，怀旧找你自己的老家。”

“等会儿游完泳，我们就去吃过桥米
线，好吗？北京城里一定有，对不对？我
站累了，得跳水了。”他说。

我们同时跳水。
我奋力向前，游得飞快，却能感觉到

他一直在我身边，我怎么也超不过他。
到了最后30米的时候，他不见了。等我
游到终点，一抬头，却发现他坐在泳池边
上，看着我笑。

“今天吃得太多了，身体沉，游不
快。”我狡辩。

“不服气，是不是？”他把我拉上来。
“不服气。”
“再来400米？”
“再来。”
我们又同时跳下水。这一次，他很

快就把我甩到后面，一路领先，直到最
后。我冲刺时，一头撞在他的胸口上。

“噢！”我叫了一声。
“又不是正式比赛，不要游那么猛。”

他把我从水里拎起来，“我不挡着你，你
就撞墙上了。”

“奇怪，今天怎么没有别人游泳？”我
看了看四周。

“别人都在下面那层。”不用说，他设
计了这幢大楼，对大楼的某些设施拥有
特权。

“太好了。”我说。
“什么太好了？”
“我得趁机收拾你。谁叫你让我在

校长面前出洋相来着？”我跳起来，把他
推到水中，在水里拧他的背。

“噢，噢。”他辩解道，“我这不是在为
你争取奖学金吗？”

“你还说，你还说！”我不由分说地掐
他的脖子。

他抓住我，把我的双手反扣起来。
我在水里踹他的腿：“放开我！”

他反而扣得更紧，不让我动，忽然他
开始吻我。

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么快就发
生了。

（摘自《沥川往事》施定柔 著）蒋公行馆


